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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电影一样，做得确实不一样，

他的这种艺术特点非常明显。

至于到最后，电视剧真的要播

放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切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氛围

里。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写《繁

花》是无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之心，

就是在网络论坛里玩，写了一个帖

子发展变成了小说，这是我见过的

作家里头，最赤子之心的写作。

金宇澄：王家卫就说我：老金

你真是亏，你这个《繁花》，那么

多故事，换一个人能写好几部作品

了。这是王家卫的原话。我当时回

答他说，我是不考虑这个的，我就

是要把小说做到最好就好了。这个

想法和别人不大一样。

各类样式的改编

《新民周刊》：《繁花》已经

有了电视剧和沪语舞台剧，还有评

弹、话剧，你喜欢哪一种艺术形式

的改编？

金宇澄：作为原作者，改编权

给他人了，我就不管不问了。

评弹版的改编，取了原作一块

内容。后来我看实景演出，台上坐

着六七个人，就把其中一章轮流又

弹又唱。我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人多，

背台词就可以省很多工夫，等于集

体在一起就把这个活给干了，实际

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办法。

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内容比第

一季要好一些。话剧《繁花》都是

小说内容，有些原作的味道。电影

电视的改编，相对要求就更高一点。

真的变成电视剧或者电影，那真的

就是导演的作品了。这些不同也是

样式的关系，过审的要求也都不一

样。

我后来才发现，《繁花》最合

适的（改编样式）是苏州评话，一

整本，一点点说下来。但这又像是

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你想，艺术家

要彻底把这本书给背下来，那要多

大的热情、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到

啊。所以现在最合适的改编还没人

做。过去那种做评话的老先生，一

辈子就说几部书，现在谁还会有这

么大的兴趣，花这么大的体力、这

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啊。

《新民周刊》：以前中国作家

总把写电影剧本和写电视剧本当成

一个坏事，还被批评家说成是万恶

之源。其实我觉得作家写电视剧和

电影剧本，对小说创作也是有好处

的，比如讲完整的故事，要有结构

和逻辑，包括人物的对白。

金宇澄：“万恶之源”这个说

法也太严重了。我写过电视剧，应

该说，“对话”这一块的锻炼，很

有帮助。但电视剧的逻辑性、对话，

和小说对故事和对话的要求，实际

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文学最要紧

的是语言，很多作家都这么说过，

语言体现了一种文本的样式。小说

的语言和样式这一块，和电影、电

视剧要求完全不同。

《繁花》与城市文学

《新民周刊》：《繁花》是 40

多年跨度的上海生活，一本上海市

民的“凡人传”。跳出了政治、经

济和社会宏大的场景，写人与街道

的关系，因为人，街道有了体温，

有了感情，血肉相连，有了味道。

金宇澄：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

有一本《亭子间嫂嫂》，是一本所

谓的通俗小说。亭子间嫂嫂呆在亭

子间里，各行各业的男人都来找她，

以不变应万变，通过来人的各种自

述，记录当年人群的状态，城市的

侧面就出来了，这也是严肃的文学

主题。《繁花》尽量借助无数的人，

显现无数的人生和声音。

《新民周刊》：市井生活和市

民叙事，在以往的小说里，并未占

据主体的位置。

金宇澄：城市主题是被打压的。

几十年停止人员流动，城市一度处

在沉睡边缘，然后开始苏醒了，人

口又开始聚散，开始积蓄各种复杂

变化和感受。农村题材包括小镇生

活，永远是活跃的，绘声绘色的，

写农家门口有一条路，有一棵大树，

小院前后风景是怎样的。城市风景

也许更复杂，它的风景就是街道、

建筑与人——很多建筑地标，各种

不同的店铺，不同的功能街区和场

景。出没在农村和城市的人，两者

的丰富性，可以充分比较。

如果把市井生活理解成不同城

市的观察、不同地域的表达，更能

增加魅力和感染力。这和乡土文学

的内容其实也一样，作者视角的形

成，摆脱不了原生地的遗传，相信

在我们城市化的今天，集中书写城

市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新民周刊》：你不同意“城

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很旧的结论，习

惯以城乡分类。乡土不高出城市一

等，其实表达乡土与城市情感的途

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

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